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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缘起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 2020 年

12 月 28 日到 29 日举行的中央农村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

动农村全面进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其中最

基础的一环。

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对城

市和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

例如，李萍等学者通过探究现代乡村危机的形成原因以及行

动逻辑指出，扎根于乡村的民俗体育彰显着人们的情感，它

不只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精神载体，它有助于一个民族产生强有力的凝聚力，加

强不同民族间的认同感，体现社会和谐的价值内涵 [2]。一方

面，武术的仪式性与表演性等特点使其极具观赏性。政府与

民间的合作管理，使其逐步规范化且具有官方效应，不但可

以将其作为传播媒介来强化国家与民族文化意识，维护社会

秩序，同时还可以让乡村武术在系统的管理下得到更好的发

展与传承；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实际上

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

后更广泛的治理 [3]。廖上兰等认为民俗体育既是乡土文化的

优良载体，更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动力，嵌入乡村治

理是民俗体育现代性传承的必由之路，既能赋予民俗体育新

的文化意义，也能将民俗体育的气血注入时代脉搏 [4]。同时

乡村是保留武术传统、延续武术文化根脉的重要场域，借助

传统武术这一仪式性的活动不但可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

互动，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良好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可

作为乡村治理研究深入探讨的新方向。

2 宗教与信仰——乡村武术的内涵以及乡村社

会运作的“源动力”

宗教之所以引起社会学的兴趣，不是因为它描述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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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而是因为它塑造了社会秩序 [5]。作为普遍存在且具

有特殊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所涉及的信仰和展现信

仰的行为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驱使人们与超自然的“神灵”

产生联系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安排。涂尔干

认为宗教发源于群体生活，宗教情感存在对社会的崇拜与畏

惧心理，因此宗教产生于社会生活 [6]，这一论述直接体现了

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联。

瓦赫指出，宗教的影响是双重的：有积极的或连贯的、

整合的影响，也有负面的、破坏性的、分裂的影响 [7]。对于

积极层面，宗教有其独特的控制与整合效应，其完备的信仰

体系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

缓和冲突、消除社会矛盾；对于消极层面，托马斯·奥戴提

出了宗教功能失调的方面——情感慰藉的消极作用：阻止人

对自然的控制；使价值和准则凝固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阻止新的认同产生；不重视个人价值 [8]。

社会生活是孕育宗教的必要场所，而宗教为社会生活

提供思想与观念指导。方国清提出武术的三大信仰特征分别

是技击信仰、传说信仰和道德信仰 [9]。乡村武术作为传统武

术的代表之一，很大程度也是对过去信仰文化的一种传承形

式，同时由于村落宗教信仰的影响，乡村武术也是作为当地

社会结构以及秩序管理的一种参与形式。

3 仪式程序——乡村武术发展与社会治理问题

的“反射镜”

如果说宗教信仰是一种观念，仪式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

体实践。学界通常利用神圣与世俗来定义和区别宗教与社会

生活。对此涂尔干进行系统的解释，他认为神圣领域与凡俗

领域的划分，区别只是人们赋予的不同意义 [10]，而宗教仪式

则是人们与神灵交往的重要手段；其次，仪式也可以看作是

人们对圣物崇拜态度的具体的、直接的表现方式。王若光在

《“飞龙在天”：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考源》一文中就详细分

析到无论是人物传说还是禳解消灾，龙舟竞渡中都蕴含着人

们的信仰，希望借此能达到祭奠和祛疾避疫的目的 [11]。这既

表达了对龙图腾的敬畏，又体现了人们世代沿袭的禳解习俗。

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上到统治阶级顶端所进行的祭

祀仪式，还是下到平民所进行的龙舟竞渡、舞狮请神等民俗

活动，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即都是把人们团结起来，用于集

体行动和集体力量的乐观态度来替代恐惧和混乱，同时把受

到扰乱的有关各方的关系重新平衡或重新建立起来 [12]。作

为一种实践，涂尔干认为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增强社会的凝

聚力，把社会的价值和情感灌输给个人。

作为仪式活动的乡村武术在传承过程中建立了严格的

等级秩序，而作为节庆展演的乡村武术又能充分发挥内在的

宗教信仰观念，使得其具有禳解效应。人们需要这种类似民

俗体育的仪式来释放心中的压力与怨愤，如此有助于缓解社

会矛盾，进一步巩固社会结构。

4 权力与权威——武术传承与社会秩序的“支

配者”

传统社会，无论中西，权力与权威一直都是决定社会

秩序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不能把权力简单地看作统治阶级

的特权。事实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既不是契

约的产物，同时它也不能被拥有、被剥夺或被转让。人的权

力与生俱来，而权力大小取则决于被支配者服从于支配者的

程度。这也是为何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都是由于拒绝服从

所谓官方支配，而逐步通过斗争形式取代旧的统治对象，建

立新的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可

逆的不是不动的、是不稳定的而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职位或

法典 [13]。权力与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的运转

离不开权力之间的运作。

不仅是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也有所体现。民间权威的

所有者永远都是“知识阶级”或精英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群，

即所谓的“乡绅”[14]，他们这类群体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知识

或经验来指导社会运作并连接官方与民间对话形成“双轨制”

的社会结构，以此缓解官民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当人民的

生活得到保障甚至改善则这一部分人的民间权威会进一步得

到巩固，循环往复 [15]。乡村最核心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它的

人情关系，即使如今，乡村依然有着明显“非正式制度社会”

的特征，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武术传承人时刻不忘“孝悌礼

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以乡情关照赢得村民的支持[16]。

事实上，乡村武术传承人就是一种权力与权威的代表

形式。通过这种权力与权威来传播乡村武术文化使其更具说

服力，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进而维护社会

秩序与结构的稳定。然而面对现阶段乡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

治理问题，我们急需为乡村治理机制寻找新的出路。

5“三角关系”——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

社会的融合治理机制建构

5.1 乡村社会危机日益凸显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诸多本质性及结构性的变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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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迅猛发展逐渐侵蚀传统乡村社会的存在形式，市场化的

不断扩张使得农民与外部联系趋于紧密，内向的乡村经济体

开始向外部发展，这种变化更进一步加速乡村社会结构破坏。

土地作为人们从事生产生活的主要场域，更是乡村经济的主

要来源，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论述到：土地的占有不仅

是一种法律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事实 [17]。由于外来经济体

系的闯入，非本土经营者利用金钱将土地占有，乡村社会的

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巨变，从事乡村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角色不

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也不再是由宗

族、乡亲伦理为主而是法律所严格规定的行为标准。针对当

前社会发展现状，韦晓康指出一系列乡村存在的社会问题，

体现出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迫切性，同时指出民俗体育文化以

其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善治，传统社会衍生的民俗体育文化遗

产作为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延续着强劲的生命力和

灵活性 [18]。杨青通过阐释太极拳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生产

结构及民俗传统的共同体建构路径，提出以太极拳文化资源

为依附的陈家沟乡村社会治理启示 [19]。所以，乡村武术更

需要发挥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

5.2 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三角关系”的建构

如图（图 1）可以为我们清楚地描绘出一种基于民俗体

育、民间权威与乡村治理三者的关系以及相互制约和促进等

诸多可能性的稳定“三角关系”。这显然是在三种要素交互

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一种逻辑性的治理空间，可以很清晰地体

现三个要素所构成的关系模型。不妨以乡村治理（社会秩序）

这一要素起点，按顺时针与逆时针两个方向依次与民间权威

（第四种权威）、乡村武术（仪式）这两个要素连通构成两

个双向循环轨道。这里只是以某一个要素为顶点，并不意味

着它就是整个系统中的最核心要素，我们所要营造的是外部

稳定、内部有活力，且各要素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动静结合

的三角关系结构，因此这里我们所建立的应该是一个“等边

三角”的关系模型。

图 1 民俗体育、民间权威与乡村治理的三角关系示意图

再以乡村武术（仪式）这一要素为起点。同主流文化

一样，乡村武术文化也代表着地域特征，反映地域人民的价

值意向及行动机制。宗教观念驱使人们产生共同的社会意识，

当社会面临危机或者生活秩序打乱时，宗教所蕴含地对神以

及大自然的敬畏、信仰与崇拜会驱使人们迫切地与神灵产生

联系。传统乡村社会所衍生的乡村武术作为一种仪式活动，

无疑是人们抒发意愿、发泄情绪的最好场域。人们也会愈发

重视乡村武术（仪式）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而使其得到保

护与延续。同时这种相互转换的循环结构是对三要素的自我

延续与更新创造。由此，乡村武术、民间权威与乡村治理的

三角关系便得以建构，并逐步融入乡村治理模式之中形成新

的、稳固的且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

5.3 国家权威促进乡村武术与乡村社会融合发展

乡村社会发展，发挥国家力量是根本。因此，基于本

文上述的“三角关系”的治理模式，尝试融入国家权威，使

其变为更为立体且稳固的“三角体”。这种建构主要是基于

一种立体且直观的模式，无论某一个平面还是整体，它所具

备的都是更为全面且稳定的特点。

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国家权威（官方权威）

作为塔尖，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存在，它具备无可否定性。

国家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透到地方社会，且这种深入是

具备合理性的，并对社会秩序发展起到多重作用。无论是

深入乡村社会处理地方治理问题，还是管理民俗体育发展，

抑或是对民间权威的赋予或限制，国家权力可以做到有的

放矢，使得三者归一。既能避免乡村地方治理过分依赖于

传统民间权威而导致“极权主义”，同时可以扩大国家权

力的渗透范围，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全能主义”的治理模

式上来；另一方面，国家权威（官方权威）是一种符号的

象征，乡村武术作为一种仪式活动则是这种符号得以在乡

村社会完美呈现的重要场所。国家借助传统武术来展现优

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它内在的文化

及经济价值；同时，传统武术借助符号作用使其赋予官方效

应，不但让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武术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延续，

也使得衍生于武术中的民间权威具有官方性质，地位也得到

巩固。因此，国家权威的深入，既可保护乡村社会结构与运

行机制，同时这种良性互动更是加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紧密

联系，并最终落脚在乡村治理问题上，既有利于国家与乡村

社会更加广泛的治理，是治理机制的进一步更新与优化，又

可以从根上保护优秀武术文化，让乡村武术得以延续，重放

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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